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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旬旬翁翁想想替替八八角角鼓鼓讨讨方方戏戏台台
聊城冯庄的困惑：怎样让“非遗”和棚改一起成长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张超

排练的场地

在机器的轰鸣中消失

冯庄村在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部，通往冯庄的小路泥泞潮湿。4月
17日早上刚下过一场小雨，车轱辘一
深一浅地碾上去，摇摆着挪进村子。

“听说孩子回乡村，我笑在脸上喜
在心。农村来了大学生，科技兴农有新
人。”嘹亮的唱腔从村委办公室方向传
来，伴随着八角鼓的伴奏，村民桑秀银
正唱得兴起，四个村民跟着拍子弹三
弦、打响板、敲小锣、拍八角鼓。

李以章打着拍子，听到不对的地
方，立马纠正。他83岁，是聊城为数不
多的能原汁原味唱八角鼓的人。

传唱八角鼓，他是全村人的老
师，已经几十年。去年，排练还是在琴
师侯玉月家的大院里，今年年初因为
拓宽公路，侯玉月家的地被征用，大
家经常排练的地方，在机器的轰鸣声
中消失了。村委会办公室便成了唯一
的演唱场所。

这几年，李以章已经记不清排练
八角鼓换了多少地方，以前村头有个
大戏台，后来拆了盖成房子；他们又
换到村里的空地上，再后来就是一个
个村民家轮流，直到现在。

然而两个月后，连村民家这个
“流动站”也可能不复存在。今年，聊城
市计划改造24480户棚户区，冯庄村纳
入这次改造之中。如果顺利，村委办公
室连同村里300多户人家都将在今年
下半年计划拆迁，数年之后，这里将成
为一个大型农贸交易市场。

“唱了三个曲子了，得回去忙活
拆迁的事情了。”李以章稍一走神儿，
几个抱孩子的妇女起身往外走。

李以章急忙站起来，让他们再唱
首名曲《夺印》。前一天晚上知道有记
者专门来冯庄村听曲，李以章特地挑
了几首打响名号的曲子。冯庄村是聊
城市八角鼓音最纯正的地方，他要把
这个名气传承下去。

“再唱多了就记不清了。”妇女摆
摆手，推上三轮车，扬长而去。

李以章摇摇头坐下，点上一根
烟。“不好聚了。”今年年初，冯庄村70
户房屋拆迁，原先聚集在一起的居民
各自找地方租房，有的从冯庄骑车子
回家甚至要1个小时，包括侯玉月在
内，很多老伙计都离开了冯庄。

热闹的演出队散去，李以章独自
坐在凳子上，有些落寞，不知拆迁之
后还能在哪继续排练，人会不会越来
越少。更让人担忧的是，几年后，穿梭
在农贸市场的人还会不会记得，这里
曾是八角鼓艺术最繁荣的地方。

多少遗憾留恋

也难敌老汉上楼冲动

“八角鼓可不好唱，想学得一句
句地练。”坐在自家大院里，李以章一
时兴起给记者唱了两段。“你听，一个
字能唱出好几个音，没多少人有这个
本事。”

从李以章记事起，八角鼓“宗师”
级人物逯本荣常来冯庄村教唱，冯庄
也成了传唱八角鼓的“专业村”。早在
宣统二年，冯庄“八角鼓”就在聊城周
边闻名遐迩。

从那时候起，一到过年，十几个
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原来村里的
破庙里化好妆，然后从正月初一一
直唱到二月二龙抬头。天黑了，村民
们就扎起纸灯笼，点上油灯芯，挑灯
看戏。

李以章从14岁那年开始学唱八
角鼓。目前，能够原汁原味演唱聊城
八角鼓的只有两个人，李以章就是
其中之一。他被誉为八角鼓的传承
人。

上世纪50年代，冯庄唱八角鼓的
乡亲越来越多。邻居侯玉兴、侯玉月
两兄弟也加入进去，男女老少十几

人，白天干完活，晚上就凑在一起，编
新剧目，讨论动作。没有曲谱，学习全
靠李以章一句句教。李以章是个“较
真”的人，他觉得唱不出九腔十八调，
就不能算正宗。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李以章的演
出地点从村里换到了城里。李以章还
到北京灌制了《全心全意为顾客》八
角鼓唱片。2005年，为保留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开始挖掘整理八角鼓曲目，并筹
集经费，在冯庄成立艺术团，十几个
村民成为固定演出人员。

变化发生在2012年，聊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始大规模改造
棚户区，到2013年共征收了200万平
方米土地。艺术团里不少年轻人索
性在村边租了楼房住。冯庄村三分
之一房子租了出去，一些茅草泥土
房彻底空闲下来，院里长满杂草。

如今，艺术团只剩下两三个人，
留守在冯庄低矮的房子里。每次排
练，都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通知，但人
能凑齐的时候很少，不是这家忙着
收拾新租的家，就是那个要粉刷将
要拆掉的房，以换个好价钱。

李以章说，学八角鼓的人越来
越少，上一辈还能唱近百首，到了自
己这里，只留下30多首。随着村里外
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的话
题已经不再是八角鼓，而是经常谈
论谁家发了财，谁家盖了新房。村子
会唱八角鼓的，最小的也已经40岁。
再往后的年轻人，没有了。

回忆至此，李以章家一百多平
米的大院子安静下来，而在几年前，
这里经常聚满了人，听着李以章逐
字逐句地教唱。这一切，只能存活在
李以章的记忆中了。

当记者问李以章想不想上楼
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想！”他可以
免费置换一套90平米和一套120平
米的新房。这个诱惑让他难以抗拒。

寸土寸金之后

“土腥”味何处落脚

侯玉月骑着三轮车，后座上坐着

演唱八角鼓曲调的窦淑瑰等几个村
民，5分钟时间，就到了侯玉兴租住
的房子凤栖苑。然而侯玉月弹着八
角鼓，却提不起原来的兴致。

“声音太大，引得楼上不高兴，
我们不敢放声唱。”侯玉兴说，离开
了村子，感觉八角鼓怎么唱都不是
那个味儿。侯玉兴说，八角鼓来源于
乡村，内容也是家长里短，跟村子分
不开。现在村子拆迁了，土壤都没
了，还怎么保持它独有的“土腥”味
呢？

李以章给村委会写信，他想在
村里申请一块地方，留给艺术团排
练时用。冯庄村支部书记又给聊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写了申请，
可是周围都要被开发利用，并没有
一个合适的角落留给它。

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已经很难
再给一个沾满“土腥”味的八角鼓留
下一个平静的角落。

几经周折，最终北城街道办文
化站负责人表示，等冯庄人搬上新
楼，他们会在小区内建个小广场，专
门留给艺术团排练演出八角鼓。

李以章想象不出，将来夹在一
群高楼中间，他们唱的八角鼓曲调
会是个什么味儿。而且，村子拆迁最
少要两三年才能回来安置，到时候
聚集也成了难事儿。

拆迁在即，这些天，李以章开始
忙着整理那些发黄的旧书，这些书
上印着上百首唱词，尽管都已经烂
熟于心，但仍然被他当做宝贝，找了
一个单独的箱子存放。

“能不能确定搬到楼房住？要快
啊，别让大家等个三五年。”虽然记
挂八角鼓，但住楼更让他关心。在衣
食住行面前，艺术和文化，显得单薄
无力。

5月5日，村委会向每家每户统
计了要房子的意愿，侯玉兴和儿子
一人一处老宅子，一家人合计，准备
要两套120平的房子，两套90平的房
子。

可侯玉兴觉得，拆迁，似乎并不
只是换两间房子那么简单。消失了
的冯庄，或许再也不会有走街串巷
的表演，那些正月里的“盛会”，自己
演唱被围观时的那分骄傲，都会随
着拆迁烟消云散。

在期待与留恋的矛盾中，侯玉
兴还有些担忧，拆迁后，自己没了土
地，应该做点什么？以后跟邻居们是
不是还能住在一起？

远去的注定要远去，在崭新的
高楼中，还能否保留一片土地，留给
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留给我们最
原始的记忆？几年后，这里，八角鼓
的余音还会有吗？

蹲点日记

●4月16日
演员们走了，李以

章拉住我谱曲。他唱的
曲子，一个字要有十几
个音调，我虽懂五线谱，
却很难写出音符。李以
章心满意足地笑了笑，
才起身离开。

●4月17日
“我舍不得我的地，

种了一辈子了。能不能
反映一下，让我住到楼
上 ，还 保 留 着 地 让 我
种。”我只能笑笑，没有
回话。鱼与熊掌，始终不
可兼得，但他们心中总
会有最想要的答案。

●4月18日
李以章说，老伴前

几年去世，儿子都有自
己的房子。闷了就骑着
车子到处看看，找人说
说话，累了就回来。上
了楼房，他会不会更加
孤独？李以章沉默了一
会儿，吐了口烟，说：

“习惯了。”

“聊城八角鼓看冯庄”，
这曾是冯庄村民引以为傲
的一句话，且骄傲了上百
年。可在棚户区改造的大潮
中，今年下半年，聊城市冯
庄村或将变成一片空地，几
年后，这里将建成大型农贸
市场。

83岁的村民李以章担
心，脱离了村子的土壤，八角
鼓会不会也跟着消失了？

虽有顾虑，他却和乡亲
们一样，渴望住上楼房。在
老百姓眼里，改善生活，远
比文化更重要。

那谁能留住即将远去
的八角鼓余音？

4月17日，在一处租住的楼房内，八角鼓剧团成员正在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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